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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English Major in China’s West region has been listed as red 

card warning major for several years by the Max employment report, facing the threat of being canceled.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policy has brought a new dawn for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Western Region 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Road stretches across three continents: Asia, Europe and Africa, which will provide huge 

employment market for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However,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no longer needs the 

traditional pure language talents while urgently needs Inter-disciplinar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Therefor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Western Region must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ype, 

Interdisciplinary major type, Interdisciplinary language type, Interdisciplinary technology type and 

Interdisciplinary management type”, and then they can achiev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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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西部地区外语人才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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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失业率高，我国西部地区的英语专业连续数年为麦克斯就业报告中的红牌专业，面临被取缔的威胁。“一带

一路”建设国策的提出为西部地区外语人才带来了新的曙光，因为丝路建设跨越亚、非、欧三洲，将为外语人才提供巨大的

就业市场。然而，“一带一路”建设不再需要传统的纯语言型外语人才，而迫切需求复合型外语人才。因此。西部地区的外

语人才必须向“复合研究型、复合专业型、复合语种型、复合技术型、复合管理型”方向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复合型外语人才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新丝绸之路经

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 年 11 月 8 日，习总书记宣布，中

国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

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亚、欧、非三洲，造福全球 44 亿人口，将带来世界上最大的

欧亚大陆一体化及其全面复兴。这是“中国梦”、“亚太梦”，更是“世界梦”、“人类梦”，而实现这一世界

梦的先决条件是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外语人才。语言和道路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障碍，国

家政府在规划施工中巴铁路，中尼铁路、中吉乌铁路的同时，西部各省已经开始为丝路建设制定“以人为

本”的外语人才规划方案。合格外语人才匮乏是“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重大难题，“一带一路”建设

的实施和实现主要取决于外语人才的交流、翻译与宣传能力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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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部地区外语人才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外语专业人才由于失业率高、社会适应性差、职场成就低等原因，成了“无专

业特色，无技能特点，无岗位特质”的“三无”人员。他们由于专业缺失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和职场需要，

一方面是企业苦于招聘不到“招进来就能胜任”的外语人才；另一方面，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失业人数高居

本科热门专业失业榜第三位
[2]
。西部地区外语类人力资源开发长期处于落后水平，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的

掣肘环节，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主要障碍。总结起来西部地区外语人才结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过于偏向英语语种，造成其他小语种虽面临较大需求，但人才供给却跟不上的困境；第二，西部地

区的语言教育政策和体系是自上而下，开设科目来自于行政规划而不是市场、民间需求，造成：很多公司

和企业急需具有某项专业技能的英语人才，而大量的外语人才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长期处于失业或转

业的局面。第三，西部地区贫穷偏远山区的外语人才质量远远赶不上经济较发达城市，由于信息闭塞，资

源落后，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内容与实际生活和职场需求严重脱节；第四，我国西部地区的少数名族较多，

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语言和汉语“双语教育”，同时还要教授英语，而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

均无法实现这一方针的师资配备，外语人才质量自然不高；第五，基础外语人才培养与大学外语人才培养

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系统化衔接的一条龙人才培养体制，无论是基础外语人才培养还是高等外语人才培养都

只停留在语言层面上的传授，内容重复、单一，语言没有与实际专业结合起来，也没有在社会上形成相应

的语言应用配套和氛围，以致外语人才出了校门没多久就忘记所学，这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几亿人学习英语，

外国人在街头却难以找到可沟通的中国人这一奇特现象。 

由于西部地区外语人才发展所存在的以上诸多问题，造成了西部地区外语人才就业的以下局面：第一，

西部地区外语专业失业率较高，从 2006 年以后，英语专业连续数年为麦克斯就业报告中的红牌专业，面

临被取缔的威胁。第二，由于专业缺失，外语专业人才主要在学校和外语培训机构从事外语教育工作，还

有一部分英语专业毕业生从事着与英语毫不相关的工作。第三，由于缺少思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

外语专业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差，薪资较低，职场成就低。事实说明西部地区的外语人才结构已经和社会经

济产业发展严重脱节。人才培养最终应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建设，而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既有某

一专业领域的精深知识又有良好外语表达能力的人才,而不是单纯的纯语言型人才
[3]
。 

生产力及经济的发展以具有科学技术的人才为前提和条件，“一带一路”建设更应“以人为本”，而

外语人才的开发是本中之本。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相对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西部地区外语人

才发展与全国相比发展速度缓慢，整体水平不高，滞后于北上广、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外语类人

力资源开发长期处于落后水平，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掣肘环节。在西部大开发和丝路建设的关键时期，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资源开发的关键在于外语人才。西部地区外语人才承担

着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时代责任，它在缩小东西部

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储备数量

充足、结构合理的高质量外语人才，才能把西部地区打造成为新丝绸之路的文化中心、旅游中心、物流中

心、商贸中心和金融中心，从而促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2 “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求大量具有专业技术的外语人才 

“一带一路”建设国策的提出为外语人才带来了新的契机。丝路建设即是升级版的西部大开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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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版的改革开放；它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伟大复兴，也是外语人才的复兴之路，因为它不仅为外语人才

提供巨大的就业市场，而且将改变外语人才的专业结构和就业格局。然而，“一带一路”建设不再需要以

英语为主要语种的单语种人才和只掌握语言工具无专业背景的纯语言型人才。语言背后专业技能的缺乏，

将削弱一个国家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商业竞争能力，威胁该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发展和非传统领域国家安

全
[4]
。正如外语能力是一个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一样，外语人才储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任务。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掀起了全国外语人才培养的浪潮。三十年后，“一带一路”建设国策的提

出必将掀起新一股外语人才培养的热潮。“一带一路”国策提出后，北外、上外、广外、西外等学校相继

开设了丝路建设所需的复合专业外语人才和小语种外语人才，纷纷为丝路建设储备合格的外语人才。 

目前，语言和道路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障碍，国家政府在规划施工中巴铁路，中尼铁路、

中吉乌铁路的同时，西部地区各省也在未雨绸缪，抢占先机。甘肃省已经开始着手为经济带建设制定“以

人为本”的外语人才培养方案。西安已列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与洛阳、重庆并列入选中国丝绸之

路首批申遗名单，陕西省在人力资源和历史文化条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必将担任起为经济带建设

培养外语人才的历史重任。陕西省西北大学成立了中亚学院和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中

亚学院，旨在为丝路建设培养外交和经济领域的优秀外语人才。陕西省副省长庄长兴要求：新成立的中亚

学院和丝绸之路研究院应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点，选派高层次人才出国培训，为逐步形成区域大合

作助力，并通过外语人才的外宣不断增进互信、巩固友好、加强合作，与丝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繁荣发

展。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成立孔子学院为亚、非、欧三洲培养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外

语和外交人才。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是既有某一专业领域的精深知识又有良好外语表达能力的人才，而不是纯语

言型人才。外语人才的专业技能应应用于国计民生，应用于各个行业领域，而不是只服务于学校和培训机

构
[5]
。因此西部地区在制定外语人才培养方案时，应注意将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与长远的外

语事业协调一致。这就要求西部地区不能完全按照传统模式培养外语人才，要改变在外语专业学习中忽视

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观念，要摒弃“学好外语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母语”的谬论，因为如果把

母语都忘了，如何把英语翻译成母语；要彻底抛弃“只要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的

错误观点，因为没有内容实质的口语就像昙花一现，只能看不实用；要改变学习方式和手段陈旧老化的状

况；要改变在外语技能训练中过分强调模仿记忆，而忽视创新思维和能力培养的做法。教育部高教司发布

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 21 世纪改革若干意见》指出：“市场对单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逐渐减

少，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性、复合型的培养模式。培养外语

与其他有关学科专业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使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是外语人才

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培养“专业知识+外语技能+文化素养”一体化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不仅是“一带一路”

建设所需，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趋势，它为西部地区外语人才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跨时代的战略意义。 

3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西部地区外语人才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国不仅西部地区的外语人才质量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就连广上北及沿海城市的外语人才质量

也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先进的国际化理念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德国、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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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日本都很重视其国民外语能力的培养，而他们的外语人才培养不同于中国。总结起来，西方发达

国家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与中国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点差异。第一，西方国家不以某种单一

的语言形式主宰外语学习，学校通常开设可供选修的汉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所以在欧洲社会，

一个人会讲好几种语言是常有的现象，而中国的外语学习主要以英语为主，语种单一。第二，西方国家非

常重视外语与专业相结合的复合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所以国外很多在国家安全、生命科学、工业制造、

医学等领域的专门人才也具有高水平的外语能力，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专注于培养纯语言型

人才。 

3.1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德国是世界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其先进的外语教育理念对中国有很大的启示。德国的高校一般要

求学生在大学期间同时学习两门专业----一门主专业(120 学分) 和一门第二专业 (60 学分)。 例如, 在

柏林自由大学学生如果选择英语、汉语、法语等外语作为主专业, 可供他们选择作为第二专业的有哲学、

经济学、跨文化交际、法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人文学科类专业。反之, 如果学生是以其他非外语类专

业作为主专业的话, 那么外语就可以作为他们的第二专业来学习, 如在柏林洪堡大学以法语作为主专业

的学生可以选择生物、化学、地理、信息学、物理等作为第二专业。此外, 德国高校为了适应国际化的需

求开设了许多以英语为媒介的国际类课程, 有些课程还与国外高校实行联合培养, 如柏林洪堡大学的法

学、农业、医学以及一些自然和人文学科都开设有这样的国际类课程。德国高校外语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

专业人才的国际化服务的, 外语已经成为帮助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工具之一，并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术交

流能力, 而不是为外语等级考试服务。 

美国高校外语人才培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在这一阶段，美国和前苏联争霸。为了满足国家外交和安全利益的需求，美国高校培

养的外语人才以俄语人才为主，兼顾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人才；学习内容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

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政治和文化风俗等。第二阶段是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在这一阶段，为了提

高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美国高校重视以日语、韩语和汉语为主的东亚国家语言的学习，强调外语人才

培养促进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的价值，将外语学习和商学院的课程紧密联系起来。第三阶段是上世纪 90 年

代至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美国关注其国家安全、外交利益和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所遭遇的新挑战，

更加强调高级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其外语语种培养不仅包含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语言学习，还涉及有关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所有领域知识的学习。美国外语人才培养以国家利益为价值基础的

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和达成，为二战后美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6]
。无论是前苏联

的解体、海湾战争还是 9.11 事件后美国政府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都体现了高级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巨大

贡献。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教父”约瑟夫·罗比安科 1983 年开始制定澳大利亚第一部体现多元文化的《国

家语言政策》。他在过去近 30 年一直拥有这样一个共识：为维持国家战略安全和国际竞争力必须全力推进

外语人才培养。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多级化，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必须同时与尽可能多的国家进行交往，

而不能仅仅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在此政策下，澳政府一直在刻意推进不同语种的全面教育，此举

既确保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又促进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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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合国内政策方针、“一带一路”需求研究西部地区外语人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外语人才培养的经验之后，不难看出：我国西部地区外语人才的专业缺失和外语

语种的发展单一，不仅导致了纯外语人才就业难、社会适应性差、职场成就低的局面，而且影响了国际交

流合作的的深度和广度，延缓了西部大开发的速率，也必将阻碍“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面临困境，教

育部将“复合型”外语人才列为 21 世纪外语人才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教育部 2012 年进行普通高等院校本

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本科专业发生了很大变化。调整前，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有 36 个

本科专业；调整后，达到了 62 个本科专业，增加了 24 个外语语种和两个与英语相关的专业，翻译专业和

商务英语专业列入目录内基本专业。由此可以看出：过去以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译基础语言能力为

主要目标的外语专业已经发展成为外语类专业，即以语言为载体工具、以专业内容为依托、以应用为目标

的外语类专业
[7]
。小语种人才和复合应用型英语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所迫切需求的，而纯语言型和英

语单一型人才将被社会淘汰。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方针下，西部地区的外语人才应该响应国

家建设所需，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努力提高自己实现自身外语语言的专业复合化，技术应用化，将自己打

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以促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丝路建设
[8]
。 

“纯语言型”外语人才早已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求“复合语种型、复合专

业型、复合技术型”外语人才。在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西部地区的外语人才只有向“复合语种型、复

合专业型、复合技术型”方向发展，才能走出“失业率高、职场成就低，薪资低”的困境。“走复合型道

路”才是西部地区复合型外语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培养“专业知识+外语技能+文化素养”一体化的复

合应用型外语人才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所需，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

趋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为西部地区外语人才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跨时代的战略

意义
[9]
。一方面，复合型外语人才利用其专业优势为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能源引进、技术管理、文

化旅游等做出贡献，加强丝路沿线国家的共赢互利。另一方面，复合型外语人才利用其语言优势，用国际

上普遍接受的方式，向世界推介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外宣西部地区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让

丝路各国认识和了解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更快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从而推动区域合作水平、促进

西部大开发，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化进程，同时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国防和民族环境。  

4 结论 

总之，在西部地区培养外语与其他相关专业技术相结合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使之服务于国计民生，服

务于西部大开发，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和加深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域，不仅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也是西部地区外语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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